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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熊出没”系列第 12 部动画电影《熊

出没·年年有熊》总票房接近10亿元。自

2014年起正式登陆大银幕，在故事情节方

面，“熊出没”系列动画电影以熊大、熊二、

光头强为主角，聚焦亲情、友情、冒险等议

题，不断融合科幻、机甲、穿越等类型特

质，进行着春节档动画类型的叙事模式

探索。

角色生命的成功拓展

《年年有熊》开篇，以剪纸形式讲述了

民俗中的“年兽”，就是一个狰狞残暴的吃

人之物，被人间的爆竹驱赶、对联的震慑、

红色服饰的辟邪。民俗中的年兽，只是一

只凶厉怪兽，缺乏怪兽的来源、机制、作用

的境遇。民俗传说形象通过动画建构生

命样态，在《俑之城》（2021）、《山海经之再

见怪兽》（2022）等国产动画中，进行了尝

试和探索。而《年年有熊》成功塑造了一

个可以闭环的、多维有序的生物链动

机制。

想过年却不得的熊二，与甘愿放弃年

兽灵力的“年”，签订了魔鬼之约。与被裹

挟进来的熊大、光头强一起，被拖进了年

兽的空间——年关城。

有玄天仪的时代，年兽与人世间相通

的中介机制是器灵。所谓的器灵，是一个

老物件，随着岁月的流逝，承载了人间的

欢乐、念想等明亮感情与心绪而生的精

灵。人间的器灵，是粉色的软体性灵，是

玄天仪的能量。年兽，也通过依附玄天仪

的机械装置，间接从人世间吸收能量，完

成了自身的嬗变。这样，人间与年兽之

间，建立了生命活力的传递机制。

年关城里的玄天仪，通过光波通透而

增强年兽的力量，并将之投射到被封印的

煞的空间中，绞杀、削减煞的能量，但是，

无法斩尽杀绝。而煞能够危害、波及、影

响年关城与人间的各种生命的气韵与心

态。人间、器灵、玄天仪、年兽、煞之间，建

立了相生相克的生物链，前提是年兽具有

通透的异能。

其实，作为肉体的熊大，缺乏与玄天

仪产生共鸣的体质，导致了玄天仪的崩

坏，一系列的厄运又接踵而至。这样，民

俗意义的年兽，通过动画时空的刻画，与

人间，形成了具有联动机制的生命状态。

民俗方面，人们认为红色和爆竹可以

驱赶年兽。而《年年有熊》中的年兽，是喜

欢“红色”，并能以此增长灵力。如果这个

设计还只是一个笑料而已，那么经历了战

争梦魇的人们相互友爱、团结，告别了悲

伤与悲怆，在人间形成了欢乐，反而影响

了心力衰竭的“年”，没有了可以依凭的玄

天仪中介后，自身从人间直接吸纳了年兽

斩杀煞气的活力与灵力，建立了人世间与

灵怪之间声气相通的新通道。

这样，人世间与年兽之间的互相依

存、互相促进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生命

体概念的延伸与迁化，使“年兽”从驱赶对

象变为共生伙伴。

现实元素嵌入与映照

将现实生活中的“梗”与热点融入动

画台词的动画电影，始于2009年的《喜羊

羊之牛气冲天》，开启了动画台词现实指

涉的幽默感，吸引了成人观众。但是，

2015年《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羊年喜洋洋》

以 7000 万票房输给了《熊出没之雪岭雄

风》，因为小羊们属于低幼年龄的角色，与

现实生活的成人世界，难以自洽性的融合

与生发。而“熊出没”中的光头强是自强

不息的打工者，而熊大、熊二是动物世界

的成人，尤其熊大，还是一位敢作敢为、足

智多谋的角色。这为“熊出没”提供了嵌

入现实热点的空间。光头强干完活，不愿

意回家，因为怕回家被催婚。让人嬉笑之

余，有所感喟。

《年年有熊》中的“年”甘愿放弃孤独

生活与灵力，想在人间逍遥，活出潇洒的

自我，这是年轻人的一种阳光的心态。有

了梦寐以求黑发的光头强，难舍年兽的灵

力；熊二恼怒别人嗤笑它的肥胖，甚至自

我戏谑地称自己是“肥美”。这些都是青

少年的乐观与通达。至于小人物王安全，

兢兢业业，依然被人鄙视。加班三天三

夜，就因为没有看好藏书阁、被“年”偷走

了秘法卷轴而被迁怒；被煞气附身后，心

生恶念，没有辗转回身、重新做人的勇

气。王安全的一生，则是一面生活境遇的

镜子，折射人生百态。

现实元素的添加，在影片的结尾，年

关零点将至，人世间也有一些不愉快。每

天忙于照顾两个幼儿的妻子，对只顾维护

工作关系、无暇顾及幼儿的丈夫，产生了

愤怒；因为事故停车，火车上一个小伙子

无法与家人团圆，对列车员产生了迁怒；

年迈父亲因为女儿大龄而不成家，产生

了 斥责这种家长里短、日常生活中的琐

碎，也是百姓生活的点滴。影片中，产生

这种“恶”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年关城

内，煞气之魔与怪兽们更加肆虐，五个头

的怪兽压制了光头强等鏖战的力量，受此

波及，人间有了恶语相向。但是，零点一

到，因为大自然的伟力作用，年关城的煞

气立刻式微，而人间也是冬去春来、万物

生机盎然的拐点。于是，曾经的矛盾烟消

云散，亲人之间和好如初。观众通过这些

情节，反思、回顾了自己的一年或者多年

的生活与心绪。

当然，为了修复玄天仪，熊大与年一

起寻找器灵的过程，更是人间生活的一幅

长卷。有儿童的贪玩，有老人做泡菜的惬

意，有年纪大了依然出摊的长者，更有父

母外出打工、留守儿童毛豆的辛酸。这就

是人生百味。相对于人类而言，有些特异

灵力的年关城中的居民，依然具有人的属

性。在年关城的危急关头，老太太甩出一

只拖鞋砸向怪兽的行为，让人觉得老当益

壮、捍卫和平的豪气。

现实元素的嵌入，致使《年年有熊》吸

引了全年龄段观众中的青少年与成人。

对于低幼观众，该片没有忽视。在熊大训

练过程中，陪练者是一个叼着奶嘴的小

孩，柔弱的小孩把强壮的熊大摔打得鼻青

脸肿，被小朋友们嗤笑为“菜”的废物，引

发了影院中小朋友的欢笑。

幽默与边界

因为是春节档，《年年有熊》必然设计

和内置一些喜剧和幽默。该片借用了很

多流行元素。角色方面，以申公豹、七品

芝麻官造型分别作为姜总兵和大好人形

象；动画角色超能力方面，姜总兵的搬运

水瀑、化水为冰的超能力；道具方面，有一

些飞行器的仿生设计。这些，观众们会似

曾相识。但是，在熟悉中的异变，也是该

片的创意之处。

儿童向的幽默。光头强与来到世间

捕捉王安全的的姜总兵斗法时，围着姜总

兵电闪一般的旋转，还不断做着鬼脸；躲

过了姜总兵的冰块攻击，站稳之后，一块

冰块从天而降，砸在了光头强的头上。这

是一种基于角色性格夸张式幽默。在与

煞气操纵的怪兽殊死打斗时，光头强跳起

了街舞；年对熊二说：怪兽讥笑它肥胖，引

起了熊二的斗志。这些设计乍一看与刀

光剑影、生灵涂炭的场景有些错位，其实

打断了恐怖气氛的持续，降低了低幼儿童

的恐惧；在气氛斗转的气氛中，低幼观众

们笑声不断。至于影片中多次出现一些

被电击后的黑脸，以及骷髅幻影，都是让

小观众增加一些理解的辅助。

市侩式的应答与错位。被临危受命、

担任年兽后，光头强思忖：有了超能力后，

打翻强迫自己的姜总兵以便逃走。而芝

麻官答复心事重重的姜总兵时直言：训练

光头强三人只是一个备用计划，等待城主

归来，一切恢复正常。这样，各怀心腹事

的应对，让人忍俊不禁。除了上述的幽默

方式外，有些所谓的笑料需要探析。例

如，玄天仪崩坏之后熊大来人间寻找

“年”，穿着时尚的少女“年”在繁繁华的商

业街上躲避着熊大的追赶，以至于熊大误

碰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转过身的造型与

台词，存在着突兀之处。至于姜总兵与王

安全对峙时，逞强的光头强，想协助士兵

们撞开紧闭的门扇时，撞飞了两颗牙齿，

这个镜头以及隐含的光头强的疼痛和血

污等，是否适合低幼儿童，也需要引起

重视。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

术学院副教授）

对中国电影来说，春节档不但是近年

来最重要的档期，而且有强烈的风向标意

味。这首先反映在它对中国电影业运转的

影响，春节档的热闹火爆，会提振一整年的

行业信心和大众关注，最成功的题材类型

也将成为行业再生产时重点投入的赛道。

其次，我们还应意识到，春节档影片更是对

现代中国文化一种反映和影响。反映意味

着，大受欢迎的那些影片呈现、凸显了当代

中国社会里已经存在的审美趣味和价值

观；影响则意味着，它们又将对未来的社会

各界共识施加作用力。也正因此，要探讨

电影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和模式，春节档

既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考察对象，又是必须

辩证分析的复杂现象。特别是面对票房高

企与口碑不一的情况，尤其需要有甄别臧

否的大局观。“十五五”期间的文化建设刚

开局，“风物长宜放眼量”。

2026年春节档的影片，各有追求。《飞驰

人生3》延续了前作的赛车题材与咸鱼翻身

励志神话，《惊蛰无声》用更极致的翻转叙事

技巧揭秘国安战线斗争，《星河入梦》尽力把

梦境游戏幻化为未来感强烈的视听硬菜，

《熊出没·年年有熊》的IP打法助其稳稳占据

一席之地……而如果要论在现代电影观、文

化意识、价值观等方面均有所成就，则非《镖

人：风起大漠》（以下简称“《镖人》”）莫属。

很多观众都认为《镖人》是一部由四代

武侠片创作者共同打造的情怀之作，这虽然

没错，但也会带来一个误会，即它不过是上

个电影时代的回响。事实上，相比传承，这

部影片在锐意创新方面恐怕是这个春节档

里最突出的。

只要回想一下，观众上一次在大银幕

上看到古装武侠巨制是什么时候，就会猛

然意识到，武侠片这块中国电影最具号召

力的金字招牌，已经太久没有擦亮了。往

日的成就荣光，经典的模式经验，都是创新

路上最难突破的窠臼。在《镖人》里，一众

主创重新激活了武学里所谓“十八般武艺”

的传统套路，将其转化为全新的动作叙事

思维，与不同的打斗空间和目的做了精密

对接。这样一来，叙事的吸引力全程“拉

满”，演员的个人能力也天衣无缝、酣畅淋

漓地挥洒出来。《镖人》集结四代动作明星

的做法，绝不是商业噱头，而是朝着动作电

影美学本源的正确方向行进。动作类型的

最核心要素，在于动作表演者。真功夫才

能成就电影的真实美学，这也是中国武侠

片在电影理论方面得以成立的基础；无论

何种特效，都只能是第二位的。在 AI 技术

空前冲击电影存在基石的潮流下，这种清

醒而坚定的回归反倒获得了中流砥柱一般

的定力。

在动作类型基础夯实后，《镖人》努力攀

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故事的起点，铺陈开隋

朝末世的礼崩乐坏、弱肉强食，主人公也只

求苟活于乱世，丛林法则、现实功利的氛围

充斥了各个空间场景。此时此势，镖人刀马

却仍然会教孩子背陶渊明的诗，族长老莫的

部落也成为桃花盛开的地方，明显呼应了中

国传统文化里的道家隐逸思想。如果仅止

于此，那么《镖人》并没有超越20世纪香港新

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的高度。

《镖人》最可贵的，恰恰在于它终于打破

了上个时代的叙事。当霸权和阴谋终于不

可避免地凌压到主人公以及西域各族头上，

投降、逃避或独善其身，都是迟早会被历史

证明为错误的选项，也不可能是今天中国观

众喜闻乐见的结局。于是，剧情过半，手无

缚鸡之力的知世郎甘愿横穿大漠，亡命江湖

的镖人把金子掷给可堪托付的同道，家破人

亡的女孩变身为各部族复仇的“大沙暴”，浪

迹天涯的侠客最终纵马直取长安……

“天下该还给天下人”，这句台词承载

的，是许多古代仁人志士追求的梦想，却又

是他们囿于历史、从未说出的现代意识。它

出现在今天中国的武侠片里，格外令人振

奋。儒、道、墨、法，这些中华文明轴心的“子

学”思想资源，终于以大众文艺的感性形式

再次被发掘；它们原本有差别甚至有争辩的

声音，也终于渐渐融会贯通于新时代文化建

构的大背景下。具体到电影史的变迁，《镖

人》的出现，哪里是对上一时代动作片做收

煞，它分明是为下一阶段武侠片起兴，大赋

还刚刚开始！随着海外发行的铺开，还会有

许多外国观众注意到《镖人》。他们不但将

再次饕餮中国古装动作大片，还将领略中国

现代流行文化。考虑到中国动作片在国际

上的号召力，加上2025年以来各国访客对中

国的正面宣扬，这块金字招牌极有可能再次

在国际影坛大放光芒。

《镖人》的流行文化身份，还在于它是

根据同名国产漫画改编而来的。漫画原作

其实已经混用着工笔、写意两种风格的艺

术语言，在中国历史的轮廓线上虚构出了

一个乍看光怪陆离、细思意趣横生的江湖

世界。很中国，又很世界；很古典，又很现

代；很酷炫，却满是正能量。梁羽生、金庸、

古龙的拥趸与之初次接触，或许会蹙眉，20

世纪90年代香港动作片的影迷也很可能觉

得还有些不适应。但请了解，与《镖人》漫

画同时正发生于当下的这些文艺现象，却

恰恰显露了新一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文

化结构”。这才是我们今天考察和思索新

大众文艺的重要前提之一。

一方面，由动漫、游戏、自媒体、AI等要

素构成的“漫纪元”符号系统，以及由中国

社会现代化进程、国际地缘政治急剧变化

等现实构成的生活经验，这两者共同交织

在年轻一代的意识深处。另一方面，前文

所述的那些主题词，大多数时候反倒并不

会出现在他们的意识表层。只有当2025年

春节档《哪吒之魔童闹海》、2026 年春节档

《镖人》这样的文艺作品出现且被他们看到

并由衷喜爱时，他们内心的景观、精神的画

像才被折射出来。每次看到这景观和画像

的底色，都让人像是看到春天或青春，觉得

踏实、温暖，有活力，有信心。于是，《镖人》

另一个有趣的点，倒是所谓“反差萌”了：爷

爷辈的导演，叔伯辈的演员，不但如此能

打，甚至如此能玩、会玩。这再次证明，艺

术生命和生理年龄并不是必然绑定的。

如果说，这个春节档电影工作哪个环

节显得较弱，恐怕还是评论。相较于观众

自发的、分散的评论，专业的评论数量既

少，影响也有限，没能承担起合格的“导购”

功能。暗合往年春节档的观影规律，《镖

人》等优秀影片在档期中段开始发力，划出

一道靓丽的长尾曲线。在祝“后春节档”和

3 月影市更上层楼的同时，也希望评论、特

别是专业评论也能不负春光，辅佐春风。

2026年春节档，《惊蛰无声》作为张艺谋

首次执导的当代国安题材作品，凭借超 8.6

亿元票房稳居档期亚军，其豆瓣 6.3 分的开

分表现与同档期头部影片形成对照。这种

“叫座”与“争议”并存的接受格局，构成了一

个值得剖析的文本。

空间转型与美学追求

《惊蛰无声》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将

谍战叙事的核心空间从“历史”置换为“当

代”。影片 90%的场景取景于深圳，福田

CBD的玻璃幕墙、岗厦北枢纽的人流脉络、

前海建筑群的几何轮廓，这些当代都市景观

从“背景板”升级为“叙事者”。空间的当代

性重构，带来的是危险形态的根本转变——

不再是明火执仗的枪战与追逐，而是外卖数

据窃密、AI 换脸诈骗这类嵌入日常生活的

“无声渗透”。据影片宣传资料，这些情节多

改编自真实军工间谍案件。当观众走出影

院检查手机权限的那一刻，空间的当代性已

然完成其叙事使命。

与空间转型相匹配的，是影片对“静默

美学”的极致追求。全片台词精炼，大量对

话被精简到极致，人物的情绪通过眼神、微

表情、身体语言传递。预告片中易烊千玺与

朱一龙仅用“心里有鬼？”“你指哪种鬼？”两

句试探，配合眼球震颤、转笔停顿等表演细

节，在留白处埋下人性博弈的惊雷。视觉层

面，影片建构了一套“冷调科技感”美学体

系，以深圳玻璃幕墙丛林与监控视角镜头构

成赛博朋克式战场，大部分场景被暗调或冷

色调笼罩，以呼应人物内心的压抑与痛苦。

然而，空间转型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当

代都市空间一览无余、人流交织，传统谍战片

赖以生存的幽闭感与可控性随之消失。张艺

谋引入无人机视角作为“空中的眼睛”，试图

以技术化凝视重构空间秩序，但过于频繁的

俯瞰镜头，反而让观众难以贴近人物呼吸。

比空间更难处理的是“静默”本身的代

价。开场不久揭晓黄凯身份的策略，虽然为

人物心理刻画腾出空间，但也意味着悬疑感

的过早释放。部分观众“打明牌”的观感，正

源于此。“静默”与“悬疑”并非天然兼容，如

何在“静默”中保持悬疑的张力，是此类美学

探索需要继续回答的问题。

人物的灰度书写

传统谍战片往往将悬念维系于“身份未

知”，让观众在猜谜中获得快感。《惊蛰无声》

却反其道而行：它提前交底，将悬念从“他是

谁”置换为“他为何走到这一步”。这种置

换，将影片推向了人物伦理的灰度地带——

一个比“抓内鬼”更复杂，也更贴近人性的叙

事空间。

黄凯因何“失足”？并非政治信仰动摇，

亦非经济利益诱惑，而是源于一个更日常的

情感缺口——与妻子的矛盾让他一时失足

出轨，而偶遇对象恰是精心策划的境外女特

务。这一设计将国安人员从“神坛”拉回“人

间”：人人都有弱点，而这份工作的特殊性恰

恰在于，个人的七情六欲都可能将自己拽入

深渊。朱一龙用“清醒中沉沦”形容角色的

悲剧性，让观众看到一个并非天生邪恶，而

是在人性脆弱处被命运捕获的复杂形象。

然而，黄凯的完整性因对手角色的单薄

而受影响。易烊千玺饰演的严迪作为配角，

戏份有限、铺垫不足，使其反转难以产生应

有的情感冲击。雷佳音饰演的李楠——一

个不得志的化学博士，因评职称无望、经济

拮据而走上背叛之路——虽着墨不多，反而

因现实维度的刻画更具质感。这种配角塑

造的参差，是影片人物书写的普遍问题，也

提示当代题材创作在配角功能性之外，仍需

赋予其必要的心理逻辑。

序列意义与行业启示

将《惊蛰无声》置于张艺谋的创作谱系

中审视，其意义便更为清晰。从《悬崖之

上》到《惊蛰无声》，张艺谋的谍战序列完成

了一次重要转型：从历史寓言到现实隐喻，

从雪原美学到都市丛林，从类型惯例的遵

循到个人风格的强力介入。这种转型本

身，体现的是一位年逾古稀的导演不断突

破自我的艺术勇气。

然而转型也带来新问题。《悬崖之上》

的历史化叙事，受益于“时间距离”带来的

叙事自由度——观众与故事之间隔着一层

历史面纱，任何夸张与变形都可被“历史

感”吸纳。而《惊蛰无声》的当代叙事则

失去了这层保护膜。观众对当代都市生

活的熟悉感，对国安工作的想象与期待，

都 成 为 影 片 必 须 直 面 并 回 应 的“ 前 理

解”。当影片在细节处理上出现瑕疵，或

在人物塑造上留有空缺，观众的批评便格

外锐利。

这种困境，并非《惊蛰无声》独有，而是

所有尝试“当代题材”创作的电影人共同面

对的挑战。徐峥《我不是药神》遭遇的真实

性拷问、陈思诚《三大队》面临的原型期待，

都曾指向同一个问题：当银幕上的故事与

观众的生活经验发生重叠，创作的自由与

现实的约束之间，究竟该如何平衡？

《惊蛰无声》给出的答案是：用美学上

的独特性，置换类型上的确定性。它以 10

多亿票房证明了观众对多元类型的一定包

容度，也以影迷评分的争议提醒后来者：这

种置换的代价，是悬疑感的牺牲；而这种牺

牲能否被接纳，取决于创作者能否在“无

声”处，提供足够的情感重量。影片的价

值，正在于它以自身的得失，让这些原本停

留在理论层面的问题，变成了可供检验的

创作现场，因为真正的创作，从来都是在探

索与困境之间前行。中国电影需要的不仅

是“有声”的票房，更是“无声”中依然能被

听见的力量。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

看“春影”，助春风
——以《镖人：风起大漠》为例谈电影的创新意识与文化追求

《惊蛰无声》：

在“静默美学”与“当代谍影”之间


